做自己想做的事
“做自己想做的事”，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其實困難重重。記得高中的時候，社團裡同屆的同學們，每個人都非常的熱愛社團，每天從早到晚待在社裡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是高中畢業之後，還有再吹樂器的人，剩下不到一半，退伍之後，剩下不到幾個人在碰樂器，至今，也只剩下我一個人因熱愛音樂而堅持。
大學時代，學校只有三棟大樓（一館、二館和三館），還有宿舍與活動中心，社團活動也沒有高中時代那麼熱鬧，最重要的就是沒有”管樂社”，因為同學的推動，所以我試著使用MAC上網email給全校的同學們，看看有多少同學有意願或曾經學過管樂的，也有近十位的同學回覆，讓我興起了成立管樂社的念頭。但是管樂社需要很多樂器與較大的空間來練習，所以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去找當時課外活動組主任謝登旺教授，討論成立管樂社的可行性，沒想到主任一口就答應幫忙，並在下個年度就爭取到一筆經費，而我也就開始與廠商接洽並規劃購買相關的樂器，學校課外組也特別規劃了一個密閉的樂器室，管樂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運作了。
社團一開始的時候，只有十幾位同學是學過的，積極的招生是首要之務。當時的元智工學院，只有五個科系，大多數的同學都住在學校，在團員們多方努力熱情號召之下，短短時間內就有六、七十位同學有興趣來學習，不過練樂器是很辛苦的，所以很多同學練習幾次之後也就意興闌珊退出了社團，除了人員的流動率高與團員不盛之外，師資與經費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由於我與團員們都並不是桃園在地人，所以並不清楚桃園在地有哪些老師，初期我們都是從台北請老師來桃園，但是拮据經費的問題也讓練習出現斷斷續續的狀態。
一個新成立的大學樂團，會面臨人才、經費與師資不足的問題，也沒有傳統可以傳承，所以單純與最初衷想法就是「我喜歡管樂！」，所以我願意花時間去做跟音樂無關的事務，我們吹奏的音樂大部分也都是我高中就已經吹過了，萬事起頭難，到我大學畢業之前，樂團還是處於起步的階段，沒有自己專屬的社辦，練習在活動中心六樓中間的大空地，每年舉辦幾次小型的音樂會。畢業之後，當兵的兩年我幾乎也都沒有回到桃園來，退伍後重回學校繼續念研究所，回到社團之後，發現社團跟以前不太一樣了，有了自己的社辦，社團也較具規模與活力（可能是女生變多了吧），而我也從主導者變成了輔導者的角色，元智管樂也不斷的成長，不論是在社團評鑑或是全國音樂大賽上，都有很好的成績。
成長的過程是痛苦的，元智管樂一直想要能自我突破，所以相對的對團員的要求就會更加的嚴謹，也正是因為如此，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狀況，而大學的社團每年都有人畢業、都有人入學，所以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激發團員的潛能，才能在各方面表現有所突出，我也很高興能看到學弟妹們當年的付出，讓社內能建立起傳統，並不斷向前邁進。
研究所那幾年除了在校內參與管樂社的練習、演出與比賽，我也持續的參與校外的一些樂團，甚至有機會能參與桃園交響管樂團的成立與成長。桃管的成立是由一群熱愛管樂的同好們，加上桃園管樂界的先驅陳榮昇老師出錢出力而開始的，台灣特殊的音樂班教育培育一群有專業的音樂家，但是台灣的職業樂團與音樂市場卻不成比例，而我們這些熱愛管樂，結合在地的音樂老師們，組成了這樣一個地區性的樂團，剛成立之初，樂團團員年輕，素質上參差不齊，經過多年的整合，並舉辦很多很多大型的活動，如大師對話已經舉辦了八年、兒童音樂祭也已經辦了五年以上，另外異業結合的活動如管樂歌仔（宋宮祕史）、動物狂歡節（管樂與舞團的結合）和五行（結合影音聲光），我們也受邀到哈爾濱、深圳、香港、韓國和馬來西亞演出，經過了這八年多的歷練，本團今年參加台灣管樂協會社會組比賽，榮獲第一名的殊榮，更讓我們有信心朝向「國際化、精緻化、專業化」的目標邁進。
在桃園交響管樂團的這幾年，不只是音樂上的提升，更是生活上的提升，一個樂團就好像是一個小型社會一樣，如何整合起來，不論是在行政上、生活上或是音樂上，讓大家願意花心思在樂團上，其困難度會比在學期間要困難許多。因為管理樂團的經驗讓我在生活上、教學上都有很大的幫助，例如雖然我們學校的學生學習意願普遍較為低落，但是其實適時的引導、與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，更能引導學生走向適合自己的方向。很幸運的我能參與這個團隊的成長，雖然我現在已經開始任教，但是我還是願意花時間在樂團上，只是因為我要”做自己想做的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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